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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解读自然中摆脱“人生之谜”的重负

华兹华斯诗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探析

王 萍

(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,吉林 长春 130012)

摘   要:与华兹华斯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认为,华兹华斯感受到人生之谜的重负,但
无力走出迷宫。事实上,华兹华斯虽为人生之谜所困,但并未沦陷其中,而是凭借对自然、对人类

的信念摆脱了这一重负。同时,这两种信念也体现出华兹华斯的人文主义思想,对自然的爱使诗

人获得智慧和爱的动力,对人的爱进一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,二者构成华兹华斯人文主义思想的

主要内涵。这种内涵决定了华兹华斯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和谐,即人与自然的和谐、人与

人的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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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ttingRidoftheBurdenof“theEnigmaofLife”in
InterpretingtheNature

AnAnalysisoftheConnotationsofWordsworth’sHumanism

WANGPing
(SchoolofForeignLanguages,JilinUniversity,Changchun130012,China)

Abstract:JohnKeats,Wordsworth’scontemporaryromanticpoet,believesthat
Wordsworthperceivestheburdenoftheenigmaoflifebuthefindsnowaytoget
outofit.Infact,althoughWordsworthispuzzledabouttheenigmaoflife,hedoes
notgetstuckinit.Instead,hegetsridoftheburdenbyholdingtwobeliefs.Oneis
concernedwiththenature,andtheotheriswithhumanbeings.Thetwobeliefs
embodyWordsworth’shumanism:Lovefornaturegivesthepoetwisdomaswellas
thepowertolove,andloveforthemankindawakensthepurenatureofhuman
beings.TheyconstitutetheconnotationsofWordsworth’shumanism,whosemain
featureisharmony:harmonywiththenatureandharmonywiththemankin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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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华兹华斯对人生之谜的探索,与其同时

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(JohnKeats)写道:“我把

人生比作一座里面有许多房间的大厦,我只能描

述其中的两间,其他的房间都还对我锁着 我

们首先进入的那间叫作‘育婴室’或‘无知室’,只
要无思无虑,我们就尽可以在其中呆下去 我

们在里面呆了很长时间,尽管第二间房间的门大

开着,透出亮光一片,我们并不急于进去。然而在

苏醒的思想之推动下 这在我们内部发生

我们到头来还是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第二间屋,我
把它叫做‘初思室’。我们一进去就被里面的光线

与氛围所陶醉,里面净是令人欣悦的奇观,令人不



禁生出流连忘返之感。但呼吸了里面的空气的后

果之一是人类心灵感受到了不幸、悲伤、痛苦、疾
病与压迫 如此下去‘初思室’的光线逐渐变得

昏暗,它所有墙壁上的许多门都被打开了 都

是黑沉沉的 都通向黑暗的甬道 我们看不

到善和恶的平衡。我们如坠九里雾中 我们当

前就处于这种境地 我们体验到‘人生之谜’的
负担,华兹华斯到达了这一点,我所能看到的就是

他写《延 腾 寺》(LinesComposedaFew Miles
aboveTinternAbbey)①时处于这种状态”[1]。

济慈认为,“育婴室”或“无知室”是人生要进

入的第一间房,与之一并提出的还有“初思室”,即
人生要进入的第二间房。关于两间房子之间的关

系,济慈没有明确说明。然而,从济慈的描述来

看,两间房子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空间并置关系,而
是存在时间先后问题。也就是说,第一间房是人

最初进入的房子,是人生智慧的最初阶段。在这

个阶段,人是欢乐的,同时也是无知的,所以这种

欢乐带有一种欺骗性质。此时,第二间房中透出

亮光,光明的诱惑使人不知不觉向它走去,待置身

其中,则发现里面充满奇观,这奇观启迪人的心

智,让人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神奇和美丽。接下来,
济慈指出,虽然“初思室”充满奇观,令人陶醉,然
而呼吸了“初思室”的空气后,人类的心灵开始变

得痛苦和悲伤。这指的是当人逐渐了解了人所生

存的这个世界后,苦难就进入他的心灵,使心灵失

去原初的无忧无虑状态。正如亚当夏娃偷吃禁果

后,在得到智慧的同时也失去了“无知的乐园”。
按照济慈的描述,此时,“它所有墙壁上的许多门

都被打开了”,墙壁上本不该有许多门,济慈提到

这些门的出现旨在表明:人在“初思室”获得更多

智慧后,就会认识到尚有无尽的智慧和宇宙之谜

等待人去探索。济慈说华兹华斯处于“初思室”的
阶段,也就是说,华兹华斯已经发现了人生之谜的

存在,只是还不能将其解开,诗人因此为人生之谜

的重负所苦,艰难地跋涉于“黑暗的甬道”,寻求解

开人生之谜的办法。
实际上,华兹华斯确实为人生之谜即济慈提

到的“初思室”中“幽晦难明”的气氛所困扰,并因

此而深感沉重,其情形正如济慈所描述:墙壁上开

了许多门,但这些门“都是黑沉沉的 都通向黑

暗的甬道”。然而,华兹华斯并没有陷入人生之谜

而无法自拔,是华兹华斯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渐

渐走出“黑暗的甬道”,进入光明之中。
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,也是一种世界观。

人文主义重视人的尊严、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。
科学为人文主义思想提供了知识,艺术为其提供

了灵感,同情心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动力。人

文主义者认为人应该享有自由与平等,人生的目

标应该建立在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基础上。
纵观历史变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意识,有一

个问题总是被我们忽视,这就是,通常在人文主义

的思想观念中,我们考虑的只是我们人类自己的

利益,好像理所当然我们是全宇宙的主人。毫无

疑问,我们采用了物种歧视主义,这是一种偏见,
物种歧视主义只支持自己物种的利益,不支持其

他物种的利益。华兹华斯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前提

是把人类当成宇宙的一员。这种观点在他的许多

诗篇中都有展现,在下文中笔者会谈及此点。将

人类当成是宇宙中的一员,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

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同样重要。也正是这种观

点,诞生了华兹华斯人文主义思想的两个信念:相
信自然的伟大,相信人性中的善。这使诗人爱自

然,爱人类。对自然的爱使诗人获得智慧和爱的

动力及心灵的慰藉,对人的爱则进一步唤醒人的

纯真本性。弱者在人文关怀中重拾生命的勇气,
而奉献爱的人也收获了心灵的欢乐。对自然的爱

和对人的爱构成了华兹华斯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

内涵。体会到济慈所说的不幸、悲伤、痛苦的“初
思室”的气氛之后,华兹华斯并未驻足不前,相反,
他以他特有的人文主义情怀,在追求与自然和谐、
与人和谐的路途上谱写了一首首充满慈悲、怜悯

与爱的自然之诗和人性之歌。

一、在自然之爱中卸去

“人生之谜的重负”

  华兹华斯坚信人精神世界中的一切美好事物

都可以从自然中得来。在诗人看来,自然是智慧

与爱的源头,人在从自然中获取智慧的同时,也实

现了与自然的和谐。
华兹华斯在《延腾寺》中写道:“我同样深信,

是这些自然景物/给了我另一份更其崇高的厚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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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延腾寺》也译成《汀腾寺》。原文译作《汀腾寺》,在本文中,为方便起见,统一采用《延腾寺》这一译法。



/一种欣幸的、如沐天恩的心境:/在此心境

里,人生之谜的重负,/幽晦难明的尘世如磬重

压,/都趋于轻缓……”[2]从诗中可以看出,华兹华

斯认为自然景物给了自己一份厚礼,因为自然使

他的心灵变得平静,在优美恬淡的心境中,诗人感

到自己能够卸却人生之谜的重负。通常,在安恬

的心境中,我们的灵魂会变得活跃。在华兹华斯

诗中,从自然中得来的安恬心境使诗人的灵魂得

以摆脱肉体的枷锁,从而以空灵的心境去感受自

然的和谐。自然美景之所以能够赐予诗人这种安

恬心境,其前提在于诗人热爱自然,将心灵倾注于

自然;正因深怀对自然的爱,诗人才能从自然美景

中获得美好感受。对自然的爱照亮了诗人的心

灵,也照亮了“初思室”墙壁所连接的“黑暗的甬

道”。
向自然学习,领悟自然中的道德启示,这是华

兹华斯得以摆脱“人生之谜”重负的法宝。自然本

身就是一本奥妙无穷的书卷,华兹华斯总能依靠

自然来坚定自己的信念,在自然中寄托美好的情

感。和煦的清风吹来,拂过诗人的面颊,给诗人送

来一份清爽。原野上草木葱翠,天空中云卷云舒。
大地的美,天空的美,所有这一切都让诗人心驰神

往。诗人在感受自然带来的愉悦的同时,也对自

然心怀感激。这种感激提供了华兹华斯与自然交

流的契机,使诗人主动寻求自然的启迪和教育,自
然成为催熟诗人智慧之果的甘霖。

生态文学批评家布赖恩·巴克斯特(Brain
Baxter)认为:“人类与他们的自然情境之间具有

直接的情感关系和自我理解关系。”[3]的确,四季

的变化和山水田园的无限风光总会让我们的心灵

受到触动。自然的景色令我们感叹,心中产生情

愫,同时,我们也会在自然的感召下认识和理解我

们自身。华兹华斯就是这样,对自然的爱和感激,
使诗人致力于通过对自然的解读来理解自己的思

想和意志,在自然中寄托情感,让自然来启迪心

智。华兹华斯认为“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

们讲话。他是一个人,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

受性,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,他更了解人的本

性,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;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

意志,内在的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;他高兴地

观察宇宙现象中的相似热情和意志,并且习惯于

在没有找到它们的地方诉诸创造”[4]。华兹华斯

敏锐地观察大自然的“热情和意志”,以领悟自然

的智慧,接受自然的教育。在真实记录其精神成

长经历的《序曲 一个诗人心灵的成长》这部自

传体长诗中,华兹华斯宣布自己要以自然为师,终
身向自然学习。以自然为师,在华兹华斯来讲,就
是要从对自然的认识中回归对自我生命的再认

识,让自然的景物纳入心灵的范畴。英国的文学

批评家比尔(JohnBeer)指出:“华兹华斯对于乡

村的认识使他有能力进一步探索那样一种感觉,
即:如果恰到好处地理解田园的景色,那么景色本

身就可以被看成是真正的心灵的领域。”[5]在其他

描写景物的短诗中,华兹华斯也细腻地表达了接

受自然教育的思想。《远见》(Foresight)这首短

诗就体现出诗人对自然智慧的领悟。该诗围绕采

花展开。诗人建议要去采花的妹妹去采些水仙和

雏菊,因为这些花不会结果;但草莓花却不一样,
虽然草莓花同样美丽,但为了等待吃果子的时刻

到来,现在必须保留枝上的花朵。这就是远见,是
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的明智选择,它体现了

诗人对人类生命以外的自然世界的关怀。诗中暗

含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,那就是如果人以理性的

态度对待自然,那么自然也将以丰硕的果实来回

报人类。此外,《远见》也体现了诗人面对自然的

道德观和审美观。诗人劝说妹妹:虽然草莓花美,
但也不要采摘它,因为唯有不采草莓花,才可以在

草莓成熟时享用草莓的果实。这种选择基于对自

然规律的尊重,既是一种道德考虑,也是一种审美

考虑,因为美与道德是不可分的。善本身就是一

种美,恶则是一种丑。此诗中,当人以明智态度保

留草莓花的美时,也凸显了人对自然的道德感;而
当美与道德结伴而行,就出现了神奇的效果,正如

花朵变成了果实。华兹华斯在《远见》中书写了对

自然的爱护之情,这种爱护体现了诗人向自然学

习的态度,也体现了诗人的道德观和审美观。
华兹华斯并非只是在自然中寻求心灵慰藉,

他的探索在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,这
就是对人的关注,对心灵的关注。华兹华斯对自

然的探索是站在人文主义的高度来进行的。我们

以华兹华斯的一首短诗《麻雀窝》(TheSparrow’s
Nest)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。该诗描述了诗人和

妹妹去看麻雀窝的情形:在绿叶浓荫中,有一窝小

小的鸟蛋,盛蛋的麻雀窝是那样神秘,如幻境般迷

人,闪烁着光彩。所以,诗人惊恐不安,感觉自己

好像是在窥视别人的眠床。诗中出现了两个孩子

的形象,他们和那些捣鸟窝、偷鸟蛋的孩子不同,
因为他们能够用幼小的心灵敏锐地感知自然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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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。他们想打探小麻雀的秘密,但又感到羞怯,这
说明在孩子心中,已经将麻雀视为同类。诗人把

人类看成了大自然中的一员,而不是自然的主人。
两个孩子的矛盾心情正透露出诗人儿童般纯真的

情感,“诗人以欢快和轻松的心情记录着他与这些

自然造物之间进行的情感游戏”[6],他陶醉其中,
亦乐在其中。诗人明白,要了解小麻雀的秘密,最
好的途径就是给予爱和关怀;因为生命是由爱所

创造,也是由爱所维系,只有爱能揭开神秘的面

纱。柏克(EdmundBurke)提到:“自然乃是不假

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。”[7]自然的智慧如

此神秘,唯有用心灵和爱才能体察它。

二、用人文主义情怀唤醒善与爱

同情心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动力。华兹华斯是

一位具有极大的同情心的诗人,他的诗中一直都

在传达对自然的爱、对人的爱和对人类苦难的同

情。苏格兰的文学批评家约翰·威尔森(John
Wilson)在给华兹华斯的信中写道:“在您的诗中,
我发现了这样细腻的感情、善良的气质和对人类

本性的了解。”[8]威尔森所发现的这些特点是任何

华兹华斯研究者都不可轻视的,因为正是这些品

质使华兹华斯的诗充满了人文关怀。诗人在平和

中吟诵的心灵之歌不会因时间流逝而失去魅力,
反而会被历史长河冲刷得更加纯净而个性鲜明,
因为其诗作所体现出的“细腻的感情、善良的气质

和对人类本性的了解”是最吸引人的要素,它们传

达了人类灵魂最真切的需要,带给人平静、安宁和

幸福。如果身处贫寒,读华兹华斯可以让人认识

到尚有清风明月、芳草野花为伴,让人珍惜简单却

恒久的幸福;如果身居富贵,读华兹华斯则如饮一

杯山泉,可以洗涤为世俗纷争而困扰的心灵。
英国文学批评家尼古拉斯·罗(Nicholas

Roe)认为,“真正的善良就是希望促进人走向其

本性所能达到的纯真,并且减少那些他们见到的

由于自己的脆弱和其他人的不公正带来的痛苦

无知、奴役、限制、疾病、失望和老年,各有各

的特殊性。一颗 善 良 的 心 会 对 这 一 切 予 以 关

注”[9]。作为诗人,华兹华斯正是拥有了一颗关注

人间冷暖的“善良的心”。在诗歌创作早期,华兹

华斯就十分重视道德的作用。他的《抒情歌谣集》
(LyricalBallads,withaFewOtherPoems)中
有一首诗叫《两个小偷》(TheTwoThieves),诗中

描写了一个有盗窃癖的老人和他三岁的小孙子在

乡村街道或院子里做些小偷小摸勾当的事。看到

这种情景,华兹华斯禁不住思考这种事情是如何

发生的,同时也联想到自己和同伴将来是否也会

像这老人一样,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。当然,华兹

华斯知道自己是不会沦落到和那位老人一样的境

遇的,诗人这样写虽然有些矫情之嫌,但他的意图

在于通过老人沦为小偷的这个事件来探索人在社

会中的遭遇、命运的无常这类问题,从而见微知

著,把矛头指向对贫穷的根源的探索,对人类的道

德准则的质问,这样就把诗意的内涵延展到人文

关怀的深度。
华兹华斯的诗中还赞美了人性中的慈悲力

量。他曾应朋友之邀写下《阿丽斯·费尔》一诗,
记述这位朋友亲历的一件事。在诗中,一个名叫

阿丽斯·费尔(AliceFell)的小女孩因为自己破

旧的斗篷被卷在车轮里撕裂而伤心地哭泣,安慰

和劝说都没能让她止住眼泪。这孩子的悲痛,竟
全为了一件破旧的斗篷。一件斗篷弄破了,这对

富人家的孩子来说,根本不算什么;然而对穷苦的

小女孩阿丽斯·费尔来说,却是真真切切令她伤

心的大事。于是,诗中的主人公为小女孩买了一

件簇新的斗篷。看到新斗篷,小女孩兴高采烈,这
个幼小的遗孤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。在诗

中,小女孩的世界是狭小的,也是冰冷的,所以,那
件新斗篷带给她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温暖,更是一

个爱的世界。
与华兹华斯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

(WilliamBlake)也写过相似主题的诗歌。布莱

克的诗歌集《经验之歌》(SongsofInnocenceand
ofExperience)中有一首诗叫《人性的概要》(The
HumanAbstract),诗中写道:“如果我们不使别

人贫穷/哪还需要同情/如果我们都一样的快活/
哪还用得到慈悲”[10],诗中布莱克对当时的贫穷

问题充满义愤。诗中暗含了对贫穷的根源的探

问。同布莱克一样,华兹华斯也对社会的贫富分

化现象愤愤不平。如果说布莱克在《人性的概要》
一诗直截了当地揭露和抨击了这种社会现象的

话,那么,华兹华斯在他的《阿丽斯·费尔》一诗

中,则是耐下心来,在无边的黑暗中撕开一条裂

缝,让希望之光照射进来。华兹华斯没有慷慨激

昂地表达自己的愤慨,而是不怨不怒,以诗人的方

式为冰冷的世界送去一份温情,为干渴的心灵浇

上一捧甘霖,献上一份人文关怀。送给阿丽斯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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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尔的新斗篷无法真正消除贫富差距,所以这类

慈善行为看起来微不足道;然而,诗人的诗难道不

能唤醒人们心中奉献爱心的渴望吗? 作为诗人,
华兹华斯把人间苦难放在心头,保留着一颗富于

同情的纯净诗心。正如柯勒律治(SamuelTaylor
Coleridge)在《孤独中的忧思》(FearsinSolitude)
一诗中所说:“上帝呵! 对于这个人,他乐于享有/
心魂的安静,却又不能不关切/寰宇之内他亿兆兄

弟的悲哀。”[11]

此外,华兹华斯诗中对老人形象的塑造也体

现 出 诗 人 的 人 文 关 怀。在 《决 心 与 自 立》
(ResolutionandIndependence)这首诗中,华兹

华斯描写了一位为生计奔波的老者。暴风雨过

后,田野里一片清新,万物都镀上了一层亮闪闪的

水珠,鸟雀啁啾,流水潺潺,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

景象。这迷人的季节让诗人陶醉其中,忘掉了一

切烦忧。然而,欢乐达到顶点时,往往就会走向反

面。联想到人生的短暂,想到众多诗人命运多舛,
颓唐心绪在诗人心中蔓延开来,令他莫名其妙地

感到悲伤。恰在此时,诗人看到一位以捉蚂蟥为

生的老人,他又老又穷,长年累月操持着这累人的

生计,饱尝人世艰辛。然而,这样一位衣食无着的

老人,他瘦弱的身体内却藏着一颗坚强豪迈的心,
其谈话让人感觉既愉快又亲切。老人坚信“热爱

阳光的事物都在室外”[12],所以尽管偌大年纪,他
仍像山、像树一样热爱阳光。在他的流浪生活中

不仅有艰辛,还有常人无缘感知的幸福。诗人从

老人身上看到生命之坚强,开始为自己的无病呻

吟感到羞愧,甚至怀疑是上帝派遣这使者来教给

他做人的道理。正是老人的出现给诗人上了一

课,使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如何面对生活。与老人

的生活相比,诗人发觉自己那些所谓的忧愁是如

此渺小,不值一提。这样想来,他的心境就趋于平

和了。卢克莱修(CarusLucretius)在《物性论》
(OntheNatureofThings)中写道:“当狂风在大

海里卷起波浪的时候,/自己却在陆地上看别人在

远处拼命挣扎,/这该是如何的一件乐事;/并非因

为我们乐于看见别人遭受苦难,/引以为幸的是因

为我们看见/我们自己免于受到如何的灾害”[13]。
卢克莱修的分析固然不错,人的心理往往就是这

样复杂。尽管这样的心理机制的确能够部分地解

释华兹华斯为什么喜欢写弱者,并拿弱者与自己

进行比较,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华兹华斯在描写这

些弱者的时候,他的感受是真实的,他的同情与敬

佩之心也是真诚的。诗人的人文主义情怀是不知

不觉 地 流 淌 在 他 的 笔 端 的,正 如 勃 兰 兑 斯

(GeorgeBrandes)指出的:“很少有几个诗人表现

过华兹华斯对于那些体质衰弱、贫困无助的无辜

老年人所怀有的这样美的敬意”[14]。
华兹华斯诗中塑造了很多与自然浑然一体的

农 民 形 象。《孤 独 的 割 麦 女》(TheSolitary
Reaper)刻画了一个边劳动、边歌唱的山地少女

形象。这少女纯朴如脚下的土地,清新如山间的

清泉。诗歌一开篇,诗人就描绘了一幅充满田园

诗意的画卷。“你瞧,那孤独的山地女郞,/田野里

就独自一人,/一边割麦,一边唱歌,停下来吧,或
者轻轻走过! /她独自割麦,割麦又捆好,/唱着伤

心的歌调。”[15]在这幅广阔的山地画卷中,天地间

只有两个人:一个是少女,另一个就是诗人。诗人

是诗歌的叙述者,诗人的声音是诗歌的画外音。
对这首诗来说,画外音显得格外重要,因为整首诗

都建立在诗人对这幅画面的理解与审美的基础

上。然而,诗人虽然是该诗的重要组成部分,却刻

意将自己隐去,在全诗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走近

少女,这样,画面中便只留下少女和无边的山地风

光。诗人之所以与画面保持一定距离,正是为了

在观照画面时使少女与山地景色融为一体。
诗中,诗人并没有描写少女的外貌,而是集中

笔墨描写少女所唱的那支“幽怨的曲调”。在诗人

看来,沙漠中夜莺的歌喉也没有少女的歌曲那般

婉转美妙,春天里杜鹃的歌声也没有那般动人心

魄。对于山谷的景色,全诗几乎没有着笔,然而少

女浸满山谷的歌声已经将人的生命与自然界夜莺

和杜鹃的歌声联系在一起。夜莺和杜鹃特有的文

化内涵赋予少女的歌声深厚的情愫,使诗人不禁

猜想少女哀怨的歌声咏叹的到底是什么样“古老、
不幸、悠久”的故事。在诗人看来,她歌唱的也许

是发生在遥远过去的悲欢离合,也许是长久以前

的征战,或者,那曲子歌唱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痛

苦、失意和忧愁。这歌声道尽了人世沧桑,弥漫于

山谷之中,将人世兴衰与草木荣枯、自然变迁融为

一体。自然是永恒的,人类心灵对自然作出的回

应也是永恒的;自然万物将继续变迁,少女所歌唱

的人世悲欢也将继续上演。
华兹华斯的叙事诗还塑造了一些在自然中寻

求安慰的主人公形象。在《鲁思》(Ruth)一诗中,
诗人讲述了一个美丽的乡村少女鲁思的悲剧人

生。当恋人弃她而去,鲁思一度精神失常。为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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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难关,她转而向自然求助:她用蒿茎做了一支长

笛,时时吹奏长笛向自然倾诉自己的痛苦,排遣孤

苦的情怀。同时,由于她的爱找不到释放对象,于
是便将心底全部的爱都付与自然。尽管鲁思本人

饱受情感的折磨、生活的打击,但她心中却如母亲

爱子女一般热爱自然中的一切生灵,唯恐它们像

自己一样受到伤害。在自然的怀抱里,鲁思的痛

苦随时间流逝而减弱,她的心因阳春美景而变得

温柔。在华兹华斯看来,面对灾难,只要人求助

于自然,对自然付出真诚的爱,那么人就能够

获救。
华兹华斯笔下有无数这类平凡的小人物形

象:流浪汉、农家女、农妇、孤儿,都是社会最底层

的人物。华兹华斯会把这些人物写得很理想化,
会赋予他们纯朴和单纯的品质,用来表达诗人对

贴近自然的生活的热爱,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对弱

者的强烈同情。华兹华斯的笔下,流浪者有自己

的尊严,山村的农家女儿有着最美丽的情感,被弃

的农妇面对悲惨世界,心中却怀着深情而博大的

爱,即使是当了小偷的窃贼身上也有一抹热爱生

活的亮色。华兹华斯把人文关怀奉献给了自然的

一草一木,也奉献给了卑微而渺小的芸芸众生。

三、结  语

华兹华斯用自己的诗歌艺术诠释和发展了人

文主义的内涵。在华兹华斯的诗中,爱自然和爱

人类这两种情感紧密融合在一起。自然在诗人的

想象中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人,这个人给予诗人指

导和安慰,使诗人倍感欢欣;诗人又将人置于自然

中,使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,与自然融为一体,以
此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进一步理解。在华兹华斯诗

中,爱人类是爱自然的延伸。诗人把他的一颗诗

心赋予了自然,也赋予了人类,特别是那些挣扎在

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。华兹华斯的人文主义思想

的基本内涵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的关怀,这
决定了华兹华斯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和

谐,即人与自然的和谐、人与人的和谐,诗人藉此

走出“黑暗的甬道”,摆脱了人生之谜的重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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